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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

丛话

第五二六八期

1
因为今年一连出版了几本散文集，有人便夸我写作勤

奋，也有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能对散文保持持久写作的热
情？自然，我知道这都是夸奖之词，主要应该感谢出版者的
青睐和鼓励。其实，在这几本散文集中，《天坛新六十记》（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疏灯细语人家》（江苏文艺出版
社出版），这两本收集的是新作，其余几本书大多是旧文的集
结，重复较多。徐青藤有诗：旧约隔年留话久，新蔬一束出泥
香。我还是希望能给读者最新的文字，虽带泥，是新蔬。

2
《天坛新六十记》一书是最近这三年关于天坛所见所闻集

中写的新作；《疏灯细语人家》一书里的50篇散文，都是去年我
新写的。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我写道：“作者亦如厨师，我不想
拿一些隔夜饭菜，总希望奉献给读者朋友们的是新出炉的，哪
怕不是高级的面包，只是窝窝头也好。我很希望一年或两年能
出版一本这样的新书。”于是，便有记者，也有读者问我：为什么
您总顽固希望一年或两年出一本这样的新书？

我明白，这样的问题，是针对如今所选旧文和新文这样两
种散文书而提。自然，两种选本各有长短，不过，我觉得读者总
是希望看到作者写的新东西的。作者的选集包括年选本，自然
会给读者阅读提供一些方便，但那应该是真正的选本，而不是
拼盘、乱炖、大杂烩。我读中学的时候，买过一本周立波编选的
上世纪60年代（大概是1962年）的散文集，是我迄今看到最好
的一本散文年选本，因为是选家真正认真阅读筛选过的散文，
并且周立波对所选文章有自己认真的评判和解读，他写的序言
很长，但言之有物，精当到位，是选家也是作家的知味之言。

至于后一种，说心里话，我一直在想，过去鲁迅先生都是
隔一年或几年出版一本新书；再看孙犁先生，是学习或仿照
鲁迅先生出书方法的，尤其是新时期复出之后出版的《耕堂
劫后十种》，也多是隔年出版一本新书的。他们的书中，没有
一篇重复，这给读者的购买和阅读，提供了方便，也是对读者
负责的一种自律。当然，我远远无法与鲁迅先生和孙犁先生
相比，但心里总希望能够以他们为榜样，即使文章写得不够
好，但希望尽可能也隔一年或两年认真选出并出版一本新
书，既是对读者的真心回报，也是敝帚自珍。

3
具体而言，《天坛新六十记》，是我继2020年出版《天坛六

十记》一书之后所写。因家离天坛不远，退休之后，我常到天
坛去。起初去天坛，不为写文章，只为画画，消磨时光。没想
到，你画画，会有人看画，又会有人和你说话。即使画得再不
成样子，画居然意外地成为一座座小桥，沟通了彼此的往
来。这样的交流中，我时有收益，随手记一点笔记，让单薄的
画多了一些内容或画外音。我戏称之为“画为媒”。《天坛六
十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天坛新六十记》也是这样写成的，前
后延续了近五年的时间，写了这几年时间里曾经荡漾着的活
生生的人与事，情和景，思及悟。
《疏灯细语人家》开始取名《杏花消息雨声中》，取自宋代

诗人陈与义的一联诗：“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
既有逝去的光阴，也有希冀的消息。编者对此不满意，几经
周折，遂改为这个新名，是由陆游的一联诗“细径僧归云外
寺，疏灯人语酒家楼”改编而来。疏灯细语中的人家里面，有
你也有我。或者说，人家中的疏灯细语，是你我共同向往的
生活图景，因为那喁喁细语里，有我们逝去的几多光阴；那温
暖的灯光里，有我们尚存的一份希冀。

书名并无深意，只是希望读者朋友读完这些单薄的文字
之后，夜晚风寒，细雨飘洒，从拥挤的地铁上下来，独自走在
疲惫不堪归家的路上，抬起头来，望一望远处的灯火，即使微
弱犹如萤火，也有这样一些温馨并温暖的感觉。这样的感
觉，母亲在世的时候常有，不管回家多晚，老远看见家中母亲
为我留着的橘黄色的灯光，心里就感到很暖，许多疲惫和烦
扰便都忘记了。尽管只是片刻的温情，我想，应该也是读者
朋友们的一点所思所盼吧。即使微薄，却点滴在心。

4
连续三年，每年出了一本新书：前年《正是橙黄橘绿时》、

去年《三月烟花千里梦》和今年这本《疏灯细语人家》。有人
很好奇，问今年这本和以前两本有什么不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最大的不同，前年
我75岁，去年我76岁，今年77岁，进一步向“八张”迈进。书
里面写的内容也有不同。因为特殊情况，我和孩子四年没有
见面，去年夏天孩子终于从美国回来了，一见面，两个孙子长
高了，老大居然一米八了，四年前，他还只到我的肩膀。书中
增加了几篇这样重逢的文字，让我感慨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
成长，都是那样飞快，和眼前这个世界那样密切相关，又那样
的一任独行，比如《香山两笺》等，相信读者自会明察。

5
在所有的文体中，我对散文情有独钟。我国是一个推崇散

文的国度，散文的阅读和写作传统源远流长。散文，是润物细无
声的雨，滋养着我们平凡的生命和日常的生活。

我一直喜欢散文。读中学时，现代作家的散文，喜欢冰心、萧
红和丰子恺；当代作家，喜欢韩少华、袁鹰和何为。年老之后，喜
欢孙犁、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些作家的散文共同的特点，都是书
写普通朴素的日常生活，并从这样的日常生活中写出那一点诗
意、温馨、温情、温暖，和我的心相通，能让我的心微微一动。
日本电影导演是枝裕和写过一本散文随笔集《有如走路的速

度》，提出“琐碎的日常”“失去的日常”“非日常”这样三个观点。
他说，对于写作，“琐碎的日常”是必要的，就是要“挖掘脚下微不
足道却更柔软的事物”。这一观点，和孙犁先生所言“最好多写人
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是一致的。缺少了这样微不
足道和人不经心的琐碎日常，无论电影还是文学，是枝裕和说“就
不够充实，就会失败”。关于“非日常”，他做过一档选秀的电视节
目，但他心里很明确：“重心并非表现选秀成败这种非日常的事
件，而是音乐如何融入他们的生活这种‘日常’视角。”

这样的说法，给我很好的提示，日常一定是“琐碎的”，是文
学写作的核心；“非日常”，是文学写作常会不知不觉步入的沼
泽。前者，关乎写作的理念和追求；后者，关乎写作的定力，能否
不被权势和资本所诱惑，去躬身迎合，自觉不自觉为“非日常”编
织花环，以“非日常”的泥沼为席梦思软床。

在散文写作上，这一点，我格外重视。
6
再有重视的一点，散文写得朴素，却不能只是照相式生活的

翻版，起码要有一点诗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会充溢一些
不如意、坎坷、痛苦……我们的心里可能都有不平静的时候，该如
何面对现实和我们自己的内心？我想举两位作家的例子，一位是
俄罗斯伟大的诗人阿赫玛托娃，苦难深重，一生悲剧。但是，在残
酷命运正恐吓她的时候，她留给我们的诗句却是这样写的：

今天我要送你/世上从未有过的礼物/是傍晚小溪难眠的时

分/我映在水里的倒影

即使自己痛苦不堪，一无所有，也要留下“映在水里的倒
影”，作为礼物送给我们。这样命运苦难中的诗意，让我感动。

另一位作家是日本的冈本加乃子，年轻时遭家庭变故，曾经
痛苦自杀；年老时病魔缠身，更是痛不欲生。但是，她依然对生
活充满顽强的乐观，她说：“死之上，活着每一天都是花。”她说：
“衰老一年年加深了我的伤感，而我的生命正一天天更加繁华璀
璨。”这样生活磨难中诗意的表达，同样让我感动。

说实在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如意乃至种种痛苦，也许远
远无法与之相比。而无论阿赫玛托娃的“映在水里的倒影”，还
是冈本加乃子的“死之上的生命之花”，都会给我们以深深的抚
慰，让我们面对自己曾经悲观而过早皴裂苍老的心时，会有些惭
愧。寻找、捕捉和表达平淡乃至艰辛生活中这样温馨温情温暖
的诗意，让我们枯燥苦涩的心能善感敏感地微微一动，多一些面
对现实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忍耐和等待的韧性。这是我们中国
人最朴素可贵的性格，也是我们散文最可贵最值得珍视的品
格。这样的散文，可以成为我们不如意生活的掩体，甚至成为我
们贫瘠人生的抗体。

题图为作者所绘天坛图片

我最早知道羌笛是从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关”的诗句中。羌笛也称羌管，在中国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据说是秦汉之际游牧在西北高原的羌人所发
明，故名羌笛，其所奏乐曲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传达羌族
人的思念向往之情。羌笛传入中原后，形制有了改变，主
要用于独奏，音色清脆高亢，并带有悲凉之感。
羌笛作为一种意象，常出现在南朝至唐宋诗词
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属性。

有人说第一次将羌笛引入诗中的是南朝
齐梁间诗人虞羲，他在《咏霍将军北伐》中写
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羌笛一曲，胡
笳数声，表现霍去病带领将士远离家乡，深入
荒漠抗击匈奴的艰辛以及将士长期征战边关
的思乡之情，表达了诗人保家卫国、马革裹尸的豪情壮
志。唐朝是个开放包容的时代，随着民族融合，羌笛风靡
大唐。唐玄宗富有音乐才华，善于吹奏羌笛，并创作了诸
多笛曲。在他的影响下，皇亲贵族、诗人士子、平民百姓多
钟情于羌笛。有学者对《全唐诗》进行检索，含有“羌笛”字
样的唐诗有55首，而含有唐代常见乐器“琵琶”字样的唐诗
仅有96首，可见羌笛在唐人心中的位置。天宝十五年，因
安禄山反叛，唐玄宗逃往蜀地，行至骆谷，他登高远望烽火
中的长安，十分伤感，对高力士说：当初要是听从张九龄的，

何至于此！于是派使者前往张九龄故地祭奠，又要来羌笛，
吹奏一曲，幽怨凄婉，令人潸然泪下。当时手下人将这首曲
子记录下来，呈献于唐玄宗并请其命名，唐玄宗说：此曲为
思念张九龄，可将此曲命名为《谪仙怨》。后来，诗人刘长卿
还为此曲填了一首词。

羌笛的声音被描述为“廖亮清越”，在热烈喜庆的场合
亦有欢快的羌笛之音。“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
神”，王维的《凉州赛神》通过描写军营举办“赛神”民俗活
动，表达了庆祝胜利的喜悦之情和鼓舞士气的热闹场景；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边塞诗人岑参的《白
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浪漫奔放的笔调，描绘了祖国西北
边塞的壮丽景色以及边塞军营内且歌且舞、开怀畅饮、送
别归京使臣热烈欢快的场面，表达了诗人和戍边将士的爱
国热情以及他们对战友的真挚感情。

羌笛之音也有孤寂哀婉、幽咽动人的一面，能够突出缠
绵悱恻的诗意和蕴藉含蓄的形象，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古代诗人借物咏志，常用羌笛表现边塞的寂寥、荒凉之景
象，衬托将士的戍边意志和思乡之情。南朝陈诗人张正见
在《陇头水二首》中有“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的诗句，表

达出戍边将士听着胡笳、羌笛之音，饱受思乡之
苦，守卫边塞的家国情怀；王昌龄的“更吹羌笛
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描写了戍边将士浓
郁的思乡怀亲之情；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
月明羌笛戍楼间”，闻听塞上呜咽、清冷的羌笛
之音而生乡关之思，含蓄隽永，委婉深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

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悲泣怨切的笛声与
折柳送别的习俗时常出现在古诗词中，成为诗人倾诉别离之
情的代名词。“红烛短时羌笛怨，清歌咽处蜀弦高。万里分飞
两行泪，满江寒雨正萧骚。”杜牧通过描写羌笛凄然、歌声幽
怨、蜀弦高亢，感叹人生离别之苦和思乡之情。

古诗词中的“羌笛”意象，在历史文化中留下了厚重的痕
迹。经过创新改良的羌笛，音乐意境、文化内涵更加真切、丰
富。2006年，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羌笛这种古老的乐器已慢慢走进现代公众
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题图摄影：亚 东

近日，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王振德书画艺
术展暨艺术座谈会”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展厅举行。与
会的专家学者盛赞王振德先生在书画创作、美术史论、
天津美术史研究及美术教育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展览共展出王振德先生50余幅书画精品力作和30余部
学术著作。作品充溢着美善之怀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彰显了王振德先生深厚的家国情怀和高雅的生活情
趣。如《红珠缀冠》图，选材独特，画家把不被人们注意的红
高粱作为绘画题材。一只展翅高飞的绿蚱蜢和两只飞翔的
马蜂，在缀满枝头、沉甸甸的红高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引人
注目。高粱叶以酣畅饱满、雄健老辣的篆书笔法绘出，疏密
有致。仔细观看会发现一只瓢虫行走于叶间。画面动静结
合、工写兼用、张弛有度、情趣盎然。王振德先生倡导中国
画是以人格为根基，以学识为依托，以物象抒情志，以笔墨
气韵为表现，以奉献人民为归宿的中华国粹，而非单纯炫技
糊口的江湖之术。中国画素重文化品位，将诗文书画印与
文史哲法等连通一体，皆源于中华文脉。他的绘画作品多
具有强烈的记事特征。高粱、蚱蜢、马蜂、瓢虫等这些生活
中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物象会唤起我们儿时的记忆和浓
浓的乡愁，润物无声，感人至深。画家运用象征手法，以高
粱为喻赞扬劳动人民朴实勤劳、勇敢善良、不骄不躁的高尚
品德，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痴翁犹有千里志，诗文书画报家
国”、服务人民大众的初衷。王振德先生将画品、人品、文品
合而为一，表现出属于自己的人文情怀、艺术操守和价值观。

王振德先生幼承庭训，及长蒙诸多恩师教导，书画师承
陈半丁、李智超、王颂余、萧朗、孙其峰诸名师，是“中国学人
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津派书画”研究的先行者和传
承者。先生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整合天津历代
文献古籍资料，探索津派书画的地域特色，致力于“津派书
画”谱系的系统研究，梳理出天津百余年六代书画家的传承
轨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他承续中国文人画诗文书
画相结合的优良传统，结合新时代与人民的需要，志在家
国、心系民众、植根生活、诗文书画合璧，抒写了当代学人真
善美的家国情怀和生活情趣。

天津，这颗镶嵌在渤海之滨的璀璨明珠，得益于河海两运
漕粮发达，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商贸重镇与交通要塞。大运河，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南北的重要
通道，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大运河以其波澜壮
阔的航程，为天津的崛起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
会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既是同乡或同业聚首的
港湾，也是天津经济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会馆，由同乡或同业者共同组建而成，其兴起与科举制度
和商业经济的繁盛密切相关。在天津，会馆的发展更是与大
运河的繁荣密不可分。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元代以来就是漕
运的枢纽，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得天津成为华北地区最重
要的水旱码头。《津门杂记》中说道：“津门为畿辅喉襟之地，人
杂五方，繁华奢侈，习俗使然。昔年漕运盐务盛时，生意勃勃，
异常热闹。”每年夏秋两季，漕船、商船集中停泊于三岔河口一
带，往返装载南北物资。为便利舟船运输，各地商贾在此云
集，设立商铺货栈，运河沿岸自然成为各类会馆选址之地，较
成规模的如闽粤、江西、山西、怀庆、济宁、安徽等会馆。

天津的会馆多数建于清代，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
乡会馆居多。当时，随着天津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外来移民的增
多，为了便于同乡之间的商业联系、促进友谊和加强团结互助，
外埠官僚、富商等纷纷发起并开始建立会馆。这些会馆不仅为
同乡提供了集会、寄寓的场所，还成为同乡们进行政治、经济和

社会活动的重要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前期至近代，天
津共建有闽粤、江苏、江西、广东、云贵、中州等会馆二十余座，
其中广东会馆、江苏会馆等更成为天津会馆文化的代表。

大运河的繁荣对天津会馆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首先，大运河的繁荣为天津带来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和外
来移民，为会馆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人口和经济基础。其次，
大运河的畅通无阻使得天津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为
会馆的商业联系与沟通提供了便利。最后，大运河深厚的文化
底蕴，也为会馆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内容承载。以
广东会馆为例，其建立和发展就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广
东会馆是在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和天津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梁炎
卿倡议下筹建的，馆址选在了当时天津老城的中心——鼓楼
南。广东会馆的建立不仅为广东籍的商人和移民提供了集会、
寄寓的场所，还成为他们进行商业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平
台。通过大运河的便利交通，广东会馆的会员们得以与全国各
地的同乡及同业者联络交流，促进了粤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天津的会馆不仅是大运河繁荣的见证者，更是大运河文
化的传承者和贡献者。元、明、清三代，众多文人墨客沿运河
南下北上，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这些文学作品
不仅反映了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也记录了天津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历程，这在与天津会馆相关的文献典籍中
均有所体现。会馆作为社会文化场所，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
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仅丰富了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也为大运
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会馆为举办各类社会文化活动提供了组织和场地支持。
会馆不仅可以根据自身特色，举办各种戏曲表演、书画展览，还
可承办影响力更大的皇会活动。妈祖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海神信仰的象征，广泛流行于福建等沿海地
区，后随漕运传入天津。元时天津建起天妃宫（天后宫），供奉
妈祖神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前后，天津都会举
行盛大的皇会活动。闽粤会馆就曾于此时在馆内天后殿供奉
天后行像。《天津皇会考纪·皇会之由来及沿革》记载：“三月十
六日送驾，最初系送至北马路闽粤会馆天后殿供奉，因天后为
莆田林氏女，常灵应于海上，故潮、建、广三帮客礼之甚虔。”

会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反映了大运河文化的历史变
迁和发展脉络。会馆的建筑风格、装饰艺术和历史遗迹等都
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既
体现了原籍地的建筑特色，又吸收了运河沿岸城市的建筑风
格。天津的广东会馆就集房屋结构、木雕、砖雕、石雕、彩绘之
精华为一体，既有北方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的风雅秀丽。如
今，通过对会馆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可以更好地传承大运
河文化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天津的会馆与大运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亦相
互影响。大运河的繁荣为天津会馆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和支持，而天津会馆也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两者相得益彰，共同铸就了天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
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升对天津会馆和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视程度，致力于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
永续流传，并发扬其独特价值。

蓝云先生生于1916年，原名宝儒，字胜青，别署石斋主人、栖鹤亭
长，天津人，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他年少从祖父读书，即嗜篆刻，自学胡
菊邻、吴昌硕，后师从俞品三、王雪民学汉印。其与张穆斋研习古玺，又
致力于书法研究，工甲骨文、金文、篆隶等。1942年，蓝云准备出版一套
自己的印集，遂将印拓呈请齐白石审定，年届七十九岁高龄的齐白石对
后学蓝云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肯定，并欣然题写了《蓝云印存》书名。

当年，蓝云先生住的小院位于西门里大街谢家胡同中段，与儿子
兴伍住对面屋。四十年前我常来这里看望先生。

先生曾对我说：“我少年时代即酷爱印章艺术，但苦于无人指点，只得
自己盲目摸索，常常收集报刊上的印章图样及家中所存字画上的印章揣
摩学习，直至16岁在津遇到了于子义（于止一）先生，他善画花鸟虫，懂得
篆刻，在他的引导下，从商务印书馆买了本《六书通》（其中多有谬误，非起
步者正路之书）如获至宝，从此自学篆刻，在这一阶段走过了许许多多弯
路。后来，我进入了天津美术馆学习，顿觉耳目一新，逐步从歧途走入正
轨，于22岁毕业于美术馆书法篆刻研究班，在此期间，老师俞品三先生主
讲书法篆刻理论，介绍金石文物拓片等，使我了解了篆刻学的渊源、流派，

得到俞老师的教益匪浅。”
蓝云的刻印大气磅礴，凝重无华，也得

益于张穆斋、王雪民两位先生的引导。先生
说：“我在美术馆研习篆刻的时候结识了张
穆斋老师。张先生擅长刻三代周秦古印一
路，我青年时代也最喜欢古玺，向张老师请
教是很自然的。然而不幸的是，此时张先生
身患重病，不能奏刀，我为他代笔三年之
久，学刻了大量古玺，很有长进。张先生一贯
主以创作，正是他启发我懂得了艺术创新的
可贵性，为我以后的篆刻艺术道路指明了方
向。由于青年时期有强烈求知欲，我又拜王
雪民先生为老师，王老师善于刻汉印风格，
独得静穆之气，每请教王老师，我必带去大
批习作，其中多数为学刻古玺，少数学汉印，
王老师批改我的习作时，认为我所刻古玺
风格的作品高于汉印风格的十年，如汉印
风格的不及时赶上，势必偏于一路，从此放
下学刻古玺，转入学刻汉印。”蓝先生尊师
爱师，对张、王二师亦是敬重有加。据张仲
先生言：张穆斋先生一生落拓，贫病交加，
1944年寒风凛冽中，仍一袭洗得发白的单

袍，是门人蓝云及崔彤霖兄弟予以解囊相助。
对治印的途径及篆刻艺术风格的形成，蓝云先生有深刻而独到

的见解。他认为，篆刻虽然是雕虫小技，但是，要在方寸之间将书法
艺术与雕刻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气象万千”也非容易。他边
学边干，潜心钻研了几十年，致力于汉印风格篆刻，兼读名家印存，凡
自己所喜爱的就学，就吸收。这里所说的“读”与看不同，“读”就得
“读”进去，非“读”出前人作品中的奥妙不可，“学”非学到自己手上不
可。如清代吴让之的峻拔隐练，含蓄自然，结构严谨；黄穆甫的章
法新颖，别具风格，刀法清劲完整不滞；吴仓石的古拙雄厚而不臃，
独得陶砖之意；齐白石取汉墓砖之精髓，单刀苍莽而不野，构图如
画，变化多端，都是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读”出来的，也都是他要吸
收的营养。秦汉古印是取材的源泉，但是刻大印多在汉印基础上参
以“二吴”，取浑厚流畅，刻小印兼或加入黄穆甫，以求挺拔刚健。

蓝先生认为，学归学，读归读，篆刻还是得走自己的路。他说：
“所谓‘仿’‘学’‘读’都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
能的，要博采众家之长化为己有，力求建构出自家面目的章法美、刀
法美、书法美和时代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既是有意攀登，为什么
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呢！”

蓝云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时代即享誉印坛。迫于生计，先生长
年从事打蛋厂及驻外埠营销办事处工作，曾在内蒙古从业几十年。业
余时间他以研石为趣，孤灯相伴，神驰于九天之外，刀耕于方寸之中，
进而开内蒙古篆刻之先河。晚年退居故里至1992年谢世，是他在天
津印坛上大放异彩的十年。蓝云生前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海河印
社顾问、内蒙古“北疆印社”顾问。蓝云先生的高徒有孙家潭、王少杰、
解新毅、旷小津、郑尔非、古志贤等，都能传其艺，学有所长。

新蔬一束出泥香
——散文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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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翁犹有千里志
诗文书画报家国

——“王振德书画艺术展”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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